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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格温和，但拧起来“拦不住”
在认识李文星的人描述中，他性格有些内向，但对身边亲

近的人都很好。村支书老李回忆，他“话不多，挺温顺”。李文
星的双胞胎妹妹李文月对媒体形容，“哥哥是一个温和的兄
长，即使被我惹生气，他也从来不发火。”

陈远（化名）是李文星的大学同学，今年两人又在北京同
租一间出租屋，每天的相处和一次次深夜卧聊中，他明显感觉
到，表面看似平静又善解人意的李文星，在人生选择上始终有
着自己的坚持，“其实挺固执的”。

李文星来自山东农村，“家境很一般”。后来陈远才知道，
东北大学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其实是李文星的第二志愿，“他心
气儿高，第一志愿是想学计算机。”

两人所学的这个专业，每年学费只需2500元。大学里，
李文星没有申请助学贷款，而是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勤工俭
学，“每次能挣40元~70元不等，算是挣点生活费”。

毕业后，李文星对同学和亲属都多次表示，自己不愿意从
事所学专业的相关工作，“他还是想做跟计算机相关的工
作”。李文星到北京学了几个月JAVA编程，随后在一家信息
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开发工程师。但两个月后，他因

“个人原因”辞职。“可能是薪水太低吧，听说每月只有 2000
元。”陈远猜测。

起初，李文星住在堂哥在北京的家里，后来陈远也到北京
找工作，两人便在天通苑附近合租一间出租屋，每月每人800
元租金。他曾对陈远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不希望求着、靠着
别人”。

通过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陈远在北京找到了一份
工作。李文星沉不住气了，此前他到北京学编程的1万多元
学费是向家里要的，辞职后身上的积蓄也渐渐用光。那段时
间，李文星每天就是坐在电脑前刷各种求职信息，“他一心想
快点找到工作，越来越急迫。”

5月15日，李文星也通过“BOSS直聘”找到一份工作。一
名自称“北京科蓝”公司的招聘人员跟他取得联系，但事后发
现，这是一家冒名的“李鬼”公司。

几天后，该招聘人员电话面试李文星后，让他马上到天津
高新区报到，并称天津项目为期一个月。

李文星跟陈远讨论过这个工作机会，也有过些许犹豫。
陈远对这个去异地的招聘信息提出了怀疑，但李文星“太想要
一份工作了，心很急”。陈远记得，李文星曾拒绝过一家在天
津的单位提供的工作，可这一次，他没来得及打听这个公司的
背景，就背着电脑和简单的衣物，买了一张高铁车票从北京直
奔天津。

陈远形容他这一次，“特别拧，拦不住”。

行为反常 疑被传销组织控制
5月20日，只身到天津应聘后，李文星变得让身

边人都不认识了。
他隔很久才会在微信上回复陈远一个“嗯”；

妹妹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另一头的态度特别冷
淡。前一天他还给陈远和妹妹分别用微信发过自
己的定位，位置信息显示为静海火车站附近的一
家商业广场；第二天又告诉陈远自己离开天津去
石家庄了。

事发后，陈远和李文月都认为，这些反常的举
动就说明他一到天津就被传销组织控制了。

“微信总是不回，电话态度冷淡，是被控制的典型特征。”
听说“李文星案”之后，如今在北京工作的26岁的于海后背直
发凉。去年夏天，他曾被多年未联系的同学通过QQ聊天骗
到天津静海落入一个叫“蝶贝蕾”的传销组织中，经过一个月
的“隐忍挣扎和斗智斗勇”，他不断找机会向同学和亲人发出
各种求救信息，才最终获救。

他回忆，同学让他先到天津西站又辗转到静海火车站后，
见到了来接他的几个男子，“20多岁，4个人，说是替我同学来
接我。”随后，其中一个男子便借口要看于海手机里都存着哪
些好听的歌，把他手机要走，就不再还给他。“之后，我朋友、亲
人给我发微信、QQ，都是他们替我回复，如果有人打电话给
我，他们会打开免提，在一旁指示我如何回答。”李文星的反常
举动，和他当初深陷传销组织时十分相似。

陈远说，5月25日，李文星突然微信联系自己，称要借500
元。陈远当时有些迟疑，让对方语音说话证明一下是本人，很
快收到李文星的语音回复“你转到我支付宝里就行”，陈远没
听出异样，转了500元给李文星。

又过几天，李文星再次微信联系陈远。连着说了几句平
时两人不太说的话，“在吗？”“吃了吗？”随后又开口借钱，说要
还蚂蚁花呗。同一天，李文星的另外一位同学也收到他的借
钱消息。

去天津之前，李文星从未向陈远借过钱。熟悉李文星的
同学都知道，“他自尊心强，从不找人借钱”。然而就在大家心
存疑惑的时候，当晚，李文星本人给同学们分别回了电话，回
复很简单“我没什么事”。

李文星家人事后告诉陈远，他还曾给家里打电话问家里
的电话号码。而李文星拨给家人的最后一通电话，是7月8日
晚上9点多。他电话里说了一句：“谁要钱也别给！”

这或许是李文星向家人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6天后，7
月14日，在静海区北外环南侧100米、西外环西侧附近的一处
水坑里，李文星的尸体被当地群众发现。经消防队打捞，在随
身物品中发现传销笔记和身份证，显示人员为李文星。

根据天津静海区公安分局“关于李文星非正常死亡警情
说明”，其衣着完整，经法医对尸表进行检查，未发现外伤。7
月20日，经家属同意，对李文星尸体进行了解剖尸检。经检
验，李文星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特征。

生前误入传销组织“蝶贝蕾”
根据警方调查，李文星生前陷入的名为“蝶贝蕾”的传销

组织，是个非常顽固的在各省流窜的传销组织，2006年网上
便已出现该传销组织的相关新闻。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反传销人士告诉记者，这个“蝶贝
蕾”传销组织在中国北方浸淫多年，“在天津静海区盘踞很深，
大港区、西青区等地也都有聚集点”。

警方通报称，河南男子杨某（23岁，传销组织人员）伙同
陕西男子陈某（24 岁，传销组织人员），利用手机和邮箱在

“BOSS直聘”上冒用科蓝公司之名，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李文
星投发简历后，陈某即与李文星在网上进行了接触，以高薪待
遇骗取李文星信任。

李文星于5月20日乘坐高铁从北京到达天津南站，由陈
某的委托人张某（男，24岁，江苏省连云港市人，传销组织低
层骨干人员）接站。之后，按照传销组织寝室长胡某（女，20
岁，江西省人）要求，由几名传销人员将李文星控制。

警方目前仍在对李文星到达静海后的活动情况进行调
查，对溺亡现场周边的摄像探头进行调取辨看，查找线索，并
查找李文星生前联系人中的可疑人员的下落。

6月18日，闵某（男，24岁，上海人）等10名被困
传销组织人员被静海区公安分局城关派出所从传
销组织中解救，闵某称其 6 月与李文星一同被困在
静海镇杨李院村一传销窝点中长达一周，至闵某被
解救前两日，李文星被传销人员转移至其他寝室。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6月18日被解救的10名被困
人员了解情况，力争发现李文星被转移寝室的相关
线索。

警方从李文星的尸体上找到的记录本中记录的
内容疑似传销组织的洗脑内容，根据以往掌握的传
销组织的特点，新人员进入传销组织后先要被控

制、洗脑，控制期间没收手机、身份证和钱物，洗脑完成后，
对传销活动予以认可，便可随意出入。据此，李文星死亡前
或已是传销组织中可自由活动的人员，警方结合尸检认为
他杀可能性不大。

经过 20 天的工作，此案已被警方立为非法传销案件
进行侦查，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嫌疑人陈某、张某刑
事拘留。

家属称在该水坑找到李文星尸体家属称在该水坑找到李文星尸体

求职大学生李文星之死求职大学生李文星之死
《中国青年报》胡春艳

李文星的母亲怎么也想不到，
会这样迎接自己唯一的儿子、那个
被全村人都认为“最有出息的好孩
子”回家。7月22日，在全村人的
唏嘘声中，李文星的叔叔和姑父用
一个双肩背包把他的骨灰背回了
老家——山东武城县郝王庄镇仁
德庄村。

上一次李文星在村里被如此
瞩目，还是2012年他以630分的高
分考上东北大学时。“从农村考上
名牌大学的，一共也没几个。”村支
书老李说。

老李是看着李文星长大的，
“这孩子懂礼貌，见到我就打招呼，
从小成绩就好，不让人操心。”到现
在他也不明白，这么好的孩子，到
底是怎么溺死在天津的一个水坑
里的。

记者8月3日凌晨获悉，根据
警方调查，李文星生前确系陷入了
一个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

李文星（中）


